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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一九四九年就來香港做傢具生意了，當
時有一群內地的同行（古董業）南下來港，北京、天
津、上海、南京、蘇州都有，他們上岸的地方正是尖
沙咀碼頭這裡。父親來的時候只是想着解放初期生意
難做，來香港掙點錢就回北京去，可沒想到一晃六十
多年過去，倒是將古董傢具在香港經營出一片天
地。」典亞藝博聯席主席、黑式古玩業第二代 「掌舵
人」黑國強說。

一路收貨 一路私藏
黑國強口中的父親，即是香港著名古玩收藏家黑

洪祿（人稱 「老黑」）。自解放初期開始，黑洪祿即
是漢口道 「北京幫」收藏界的領軍人物。所謂的 「北
京幫」，指的便是來自北京的古玩商或古玩業者，主
要經營玉器、翡翠及珠寶，當時與 「北京幫」齊名的
還有做非官窰類古董的 「廣東幫」，及做海員與水兵
生意的 「福建幫」等。

在黑家兩代人經營的古玩收藏中，古董傢具始終
是父子二人的 「心頭好」、 「情意結」。若將瓷器、
玉器、雜項連同傢具統計在內，黑國強估計庫藏大致
有二萬至三萬件。

黑國強稱其父 「老黑」是 「一路收一路藏」的，
他小時候見父親去北京 「進貨」，收來的一百件傢具
中至少有十五至二十件父親是不會賣的，所謂 「私
藏」便是如此慢慢累積下來的。

回憶起童年，黑國強笑稱自己 「依木而生卻不喜
木」： 「雖然小時候是枕着、用着古典傢具長大的，
但我不喜歡這些傢具，小孩子喜歡跑跑鬧鬧，經常會
磕碰到傢具。但我長大後才逐漸發覺，這些傢具在家
中一擱就是幾十年，質地還很完好，古代傢具耐用的
原因究竟出自何處呢？說到底這些傢具才是 『真材實
料』。」

一九八七年，黑國強開始跟着黑洪祿學習傢具經
營，洗筆筒、洗盒子，為傢具打磨、上蠟的小差小事
做得不少，個人收藏卻未起步。直到一九九○年代中
期，黑國強方才將父親 「先收藏後經營」的理念付諸
行動，他於一九九六年北上河北購得其第一件藏品
─一件明中期紫檀整雕如意雲紋枕頭。

花梨傢具 變化萬千
「像這樣的紫檀小件，一般清代最多，但我推斷

這件藏品年頭更早，可以到明嘉慶或明萬曆年間。這
是我獨立以後，自己看、自己買、自己拿主意的第一
件收藏，所以對我十分重要。」談及至愛的紫檀枕
頭，黑國強不禁喜形於色。

他續言： 「當時收紫檀枕的時候不到十萬人民
幣，此刻回想起來，覺得二十多歲的自己真是勇氣可
嘉。其實，收藏就要上手去摸，見識、體驗得多了才
會有 『鑒與賞』的經驗。另外，現在流行將老的傢具
講成 『宮廷的東西』，但傢具不像陶瓷，它沒有款識
（除漆傢具、漆文房外），要通過紋飾、做工及材質
不斷推理、論證東西的好壞（真假），鑒定起來的難
度也可想而知。」

除紫檀外，黑國強及父親 「老黑」的明清硬木傢
具收藏，將焦點擺在黃花梨身上， 「老黑」最為鍾情
的一堂四出頭官帽椅便是箇中代表，黃花梨作官帽
椅，色澤不靜不喧，紋理或隱或現，簡潔流暢的外形
之中自成一方美態。

在黑國強眼中，品相上乘的黃花梨傢具
因其所獨具的時代審美特色、出色的工

匠手藝而展現出萬千變化，他
說： 「黃花梨從產

生 到 沒 落

的時間很短，約莫一百五十年到二百年左右，從黃花
梨的盛行就能了解那時人們在審美上的轉變。另一方
面，黃花梨的紋路較紫檀而言，呈現出的視覺效果更
強，在光線下，紫檀顏色深沉，而黃花梨卻能隨光線
衍生多種變化。」

收藏軼事 啼笑皆非
至於收藏界十分關注的古董傢具改製問題，黑國

強則提出改製會對傢具本身帶來 「潛在傷害」。黑國
強說，因為傳統中國傢具最講究比例的協調，高一
分、矮一毫都決定了線條和結構的走向，傢具的味道
自然也大有不同。許多單純迎合時代風尚的改製，增
添不少花哨細節，卻令原本落落大方的傢具變得 「不
倫不類」。

從跟隨父親學古代傢具鑒定、修復之術到創立研
木得益古董藝廊，黑國強坦言在此期間曾親身目睹過
不少讓人啼笑皆非的事，他以一個花鳥頂箱櫃的故
事，笑着向筆者解釋說： 「九幾年的時候，我經手賣
過父親一對大的黃花梨與漆描花鳥頂箱櫃，它很大，
所以一直放在倉庫，賣掉後才拿出來看，因為要整
修、清洗。開始看的時候很正常，但後來我在工廠做
清洗的時候才發現有些不妥，櫃子裡面不斷往外掉稻
草、穀殼，味道很臭。我用手一摸，發現裡面有厚厚
一層東西，誤以為這是漆料，後來才發現那是雞
屎。」

說到此處，黑國強微倚着身邊的木質傢具，感嘆
道： 「櫃子以前流落農村的時候，被人誤用來養雞，
你說多可笑。像這樣把好東西拿去當切菜板、劈柴燒
的例子數不勝數。所以說，好的傢具理應找到好的買
家，這才是收藏的意義。」

二○一四年八月，縱橫西方亞洲藝術古董界半世紀的
收藏家安思遠（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驟然辭世，引
發海內外收藏界聲聲嘆息之時，亦有人稱安思遠的逝世象
徵着西方收藏中國古董風華時代的完結。

傳承求變博古通今
安思遠收藏之富，被其教子（godson）黑國強形容為

「恐怖」。據黑國強描述，他第一次來訪安思遠在曼哈頓
第五大道的公寓時，電梯一打開，佔地三千平方米的一層
樓，共有二十多個連通起來的房間，映入眼簾的全是來自
各國的珍奇異寶：牆上掛着的是文徵明的書法條幅、齊白
石的李鐵拐煉丹圖、傅抱石的山水、石魯的寒梅，几案上
擺着商周的青銅器、唐代的金銀器，多寶閣中擱着的是南
宋龍泉窰青瓷和明清單色釉官窰，一旁的明代書桌上隨意
放了十幾件古玉……

「安思遠是個全能收藏家，他十九歲已經開始 『用行
走來獲取知識』，如果說他的成績是他跑出來的，一點不
假，這也是我父親那一輩收藏家的普遍經歷。另外，教父
（安思遠）眼光獨到，他知道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
國傢具難以與書畫、陶瓷比價，但同時他又深諳西方對傢
具工藝的推崇，於是他敏銳地抓住這一文化差異，有意識
地收藏、研究明清硬木傢具。」黑國強回憶說。

先後於一九七一年、一九九八年出版的《中國傢具
─明代與清早期的硬木實例》及《樣式的精華─明
末清初中國傢具》便可佐證安思遠的 「惜木之心」，他在
兩本書中詳細敘述了自己對明清硬木傢具的理解，並提出
中國古董傢具簡約的造型、完美的線條皆含蓄地體現出東
方哲學辨思。書中有關明清傢具製作工藝及卯榫結構的圖
釋，更結合安思遠對中國各地文化、交通的筆錄註解，令
讀者耳目一新，也使安思遠 「明朝之王」的收藏界美譽不
脛而走。

藏家對社會盡責任
談及安思遠對自己的影響，黑國強指除向教父學習

「優雅收藏之道」外，更重要的是，他從安思遠身上理解
到藏家對社會應盡的責任。

自一九九二年起，黑國強協助安思遠成立並管理 「中
國文物藝術修復基金」香港區事務，後在二○○六年着手
策展首屆香港國際古玩及藝術博覽會（於二○一三年更名
為典亞藝博），黑國強說當時只有一個念頭─在香港
創辦一個國際化的古董博覽平台。悠悠十載過去，博覽會
的參展商數目由首屆的十七個增至百餘個，如今展出的藝
術品也再不局限於古董（及古代傢具），當代藝術亦囊括
其中。

相較父親黑洪祿、教父安思遠等老一輩藏家，黑國強
坦言 「站在巨人肩膀上」令他望得更遠，但 「求變」也是
他經營古玩的另一要領，他認為只有推陳出新方可通今博
古。筆者猜想這便應算作 「小黑」向 「老黑」交出的答
卷，因為答卷上清楚地寫了兩個字─ 「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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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收藏家安思遠

傢具，廣義的解釋乃家用器
具，狹義的意思為起居用具。中國
古代傢具經歷了幾千年的漫長發
展，與人們生活休戚相關。古代傢
具按時間劃分的遠古、中古、明清
三類，其中明清傢具以其雅韻、品
格最受文人墨客追捧，黃花梨、紫
檀等材質更是配合傢具的造型、
紋飾，見證了傢具由器具發展成藝
術品的歷程，成為縱使一擲千金也
無處可尋的夢中瑰寶。本期汲寶齋
從香港的明清傢具收藏家、古玩業
者黑國強的視角，探尋令人趨之若
鶩的古樸木器背後的動人故事，聆
聽新老兩代收藏家 「香江藏木」 的
幽香漫談。

大公報記者 周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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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代的安思遠

◀黑國強與安思遠
（右）合照

▲黑洪祿（左一）在早期古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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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
黑國強邀父親
出席香港國際
古玩及藝術博
覽會


